
满江红（戊戌感赋）

■陈则乾

前段时间，困于单位，忙于事务，近乎

井底之蛙。外面的世界即便很精彩，也只

是通过新闻或网络得以匆匆浏览。

元旦前后，却是一次不可多得的际遇，

在城市各处走走逛逛，触目之处，竟不同往

日的肤浅和浮华。

那几天，“瑞安有城市书房啦”的消息

刷屏朋友圈。其中一座书房，恰坐落在毗

邻我校的明镜公园内，位学校咫尺之处。

得天独厚，该可以先睹为快吧，好奇的我自

然蠢蠢欲动。

一天吃过午饭，顺便去公园散步，也顺

道去看看书房。书房坐落在公园入口处南

侧，依傍着静静的塘河，掩映在绿树翠竹

间，前面是一方空地。书房呈半弧形，一侧

均是落地玻璃窗，恰面朝太阳，和和煦的冬

阳来个亲密的拥抱。未入书房，已有暖意。

刷一下身份证，玻璃门自动打开。才

作环视，随即陷入庄严且不失温馨的场

景。称为书房，名副其实，装配典雅，流溢

着一股浓浓的书香味；不只提供免费阅读，

而且配置一些合适各种阅读方式的坐具。

落地玻璃窗旁，摆放着几张舒适干净的沙

发，地板上还有一些竹藤制作的坐垫；可偃

仰啸歌，可冥然兀坐。倚靠在沙发上阅读，

被投射过来的一束午阳包裹着，犹如一张

薄毛毯轻轻盖在身上，温暖，舒适。

书房与时俱进，提供免费无线；一架电

子阅读器，也传达着阅读的时尚便捷。而

这样的书房在瑞城有十来处，获赞无数。

后来的几天，只要散步，我都顺道过去，来

眷顾的读者越来越多。

元旦那几天，恰有两天休息，便跟几位

文青去看展览。远离市区的瑞安书画院一

直不寂寞，瑞安各类艺术大咖在这里轮番

展现自己的作品。丁木友，中国美术家协

会会员，作品丰硕，这次画作均是他 2017

年的花鸟类作品。于画，我是门外汉，但置

身那个展览厅，身上稀薄的艺术气息顿时

如星星之火被迅疾点燃。各类鸟，各种花，

有写意，有工笔；而工笔画，那一笔一划，可

谓是精雕细琢，颇费精力，得花多少时间，

我是无法想象的。一打听，其中一幅画，半

个月，夜以继日得以完成。

那天，正赶上张金国在塘下宝坛寺的

书法展览。这次书法展览有别以前，也有

别于其他展览，是书法和花道的邂逅和交

融。书法，是他的学员作品。插花，是张金

国夫人赵女士和学员们的作品。书法作品

各有千秋，插花作品别有情趣。如果是他

们夫妇的作品展览，仅是敬佩，但正因是学

员作品，才让我震撼。且不说作品如何，单

说学有成就的学员们人数之多，好学精神

之强，就让我刮目相看。学员们各有自己

的事业，平时工作繁忙，但为了自己的艺术

追求，充分利用业余时间，在艺术道路上孜

孜不倦，实属可贵。

胡适先生曾说，看一个国家的文明，只

需考察三件事。第一看他们怎样待小孩

子，第二看他们怎么待女人，第三看他们怎

样利用闲暇的时间。这几天的闲走，发现

越来越多的市民的闲暇时间倾注文化，趋

于雅趣，在阳春白雪的艺术殿堂乐此不疲，

并小有成就。

某晚跟朋友去办事，恰巧遇到一群人

在切磋书法，想不到那些忙于工作的，或者

过了知天命之年的人，竟然执著自己的高

雅爱好，不曾虚度自己的业余时间。以后

几天，又看到各种消息，在博物馆，在文化

馆等地方相继举办各类书法或者画展，有

瑞安大咖也有崭露头角的学员。让我油然

而生敬意的，不管是书画还是乐器还是其

他技能爱好，爱好者如雨后春笋，且成绩斐

然，而这一切，均见证着文化开始渐入寻常

百姓家。

台湾诚品书店吴清友曾说，没有钱，诚

品活不下去；没有文化，我也不想活。或许

有了诚品书店的执著，台湾才被赋予了文

化内涵。有了文化的坚守，这城市才变得

儒雅温和。而今，我们的城市也逐步打造

文化走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不甘平庸，通过

文化，修缮一条路，抵达诗意的远方，从此，

自己人生没有黄昏。我们的灵魂是用来种

植的，种草，有碧翠；种花，有芬芳；种下一

棵大树，便会收获一抹阴凉；摆渡文化，会

为自己人生找到一处雅座。

一个寒冷的冬夜，我去聆听一场瑞安

人的新年演唱会。演出者，都是走出瑞城

冒尖于世界各地各界的艺术家。那一晚，

我是步行的，想不到瑞城主干大道变得如

此宽敞，沿路两边房子外形装扮和灯光是

如此整齐，流光溢彩装扮了整个城市。如

何让我遇见你？就在这最美丽的时候。沿

着五彩的纹路，我似乎看到了希冀，不禁呐

喊一声：瑞安，我为你打call！

北大荒留下过我青春岁月的足迹，

每当梦中浮现当年的情景，除了一张张

熟悉的笑脸，就是那一望无际的草甸

子。绿草与蓝天远远相融，荒芜、野性、

葱茏，一如我十八岁的年华。

与那醉人的美丽、广袤相伴随的却

是日复一日、永无止境的高强度野外劳

动。要在各种农活中勉强选择一项相对

轻松点的分工，只能算是放羊了。它的

诱人处在于自由，无人的旷野与野草间，

我可以毫无顾忌地唱歌，遇上风大天晴

的时光，还能够找一块草地或躺或坐，伸

展四肢仰望头顶上的白云，甚至偷偷地

翻阅带去的书。

放羊一般是孤独的，一群羊由一个

人放牧，偶尔也有两个人一起放牧的时

候。打小听着《牧羊姑娘》的歌，想象中，

洁白的羊群在绿草间走动，悠扬而浪漫，

如诗如画。现实则截然不同，羊儿很脏，

散发出刺鼻的怪味，乱哄哄东奔西跑很

难管理。草甸底下泥泞不平，行走也较

费劲，想跑几步去追走远的羊儿，绝不是

轻松的事。何况草丛中成群的蚊子、牛

虻，还有吸血的蚂蟥。但是与其他单调

繁重的农活相比，还是一份美差。

盛夏，草甸上处处是叫不出名称的

野花，点缀在绿草间，美得让人不忍离

去。最美的是一种鲜红色的花，像个小

灯笼，顶上冒出细细的花蕊，金黄色的须

儿轻轻地摇曳。还有成片的金针花，一

脉金色，形似喇叭，听说摘下来晒干后就

是黄花菜。其余如紫色的似蝴蝶的翅

膀，还有的粉红色花瓣整齐排列成团，形

如野菊花⋯⋯够得上色彩缤纷、美不胜

收。

草甸上还有一团团的野蘑菇。刚开

始我们不懂得采摘，经当地老乡说明，也

曾尝试着采集、食用，味道颇为鲜美。蘑

菇呈白色，往往簇生在一块，凡是簇生

处，草色会比较深绿，茂密。

清晨，朝阳像一个火红的圆球，在绿

草与蓝天间露脸，红、蓝、绿，色彩分明。

渐渐地，散发、融合成浅黄的光芒，黄色

迅速加浓，蓝天与绿草抵挡不住太阳的

威力，褪去了本色，演化成另一副斑斓的

画面。

黄昏的夕阳最为奇异，像是鲜艳的

灯笼，浮现在草尖上，一副含情脉脉的神

态。绿草随风摆动，仿佛着意轻拂着西

沉的太阳，带几分不忍分离的缠绵。

草甸并非是诗情画意的乐园。记忆

中，盛夏间曾经下过一次大冰雹，最大的

冰雹像核桃，虽然我们没有挨砸，可想而

知，一旦遇上肯定会吃苦头。我还遇到

过狼在光天化日下来咬羊的事，当时距

离较远，只见两只牧羊犬狂吠着向那儿

奔去，我根本没有反应过来，事后一查，

并没有损失羊儿。无知，也无惧，依仗的

是年轻气盛。

40 多年了，那片草甸子依然在梦中

留存，那是我青春的美好印记，或许夹杂

着些许诗情画意。

梅尖山在飞云江的中游，海拔756米，

从远处看，山的最高处极像一瓣梅花，它的

山形与周边山形明显不同。我真的很佩服

古人，山名取的如此别致又形象，取名的应

该是个读书人！不然想不出这么雅致的名

称。据说，在很久以前山上有一座大的寺

院，可惜已经荒废了，那条山路也很少有人

走。我每次在飞云江边散步时，就傻傻地

遥望着，心中竟生出无限的向往。

初中毕业的那一年，不知道为什么，

班主任竟带领全班同学登了一次梅尖

山。那是初中三年唯一的一次出游，同学

们个个都很兴奋，出发的时候大家都带了

很多好吃的东西，准备到山上野炊。有一

个同学带了一架海鸥牌照相机，那是上世

纪80年代中期，照相机在一般人家里还是

个时髦的东西。我则带着自己心中秘藏

的无限向往，爬了将近两个小时，终于到

达山顶。山顶的风特别大，除了野草、野

树、阳光，就是一座破败的石屋，它外形不

大像寺庙，和平常看到的乡村房子没什么

两样。屋里有神案，但没有神像，案桌上

摆放着一个老香炉，里面有点过的蜡烛和

香。又是野外，又是搞野炊，尽管是阴天，

大家还是非常开心。我虽然有点失落感，

情绪却相当的兴奋。我在周围转来转去，

不清楚自己到底在寻找什么，俯瞰大地：

大江蜿蜒如练，村落屋舍交错，绿畴纵横，

一马平川。我遥望着远方，在心里慢慢地

滋生出无限的喜悦。

那天的山上，好多同学带了年糕和面

条。同学们用石头垒出一个个简陋的小

灶，四处捡拾枯枝与落叶，准备做饭。我

用打火机点了很久，总算把树叶点燃。火

一会儿旺，一会儿小，因为没有经验，个个

手忙脚乱的。点燃后，从灶口冒出的浓

烟，呛得我们不住咳嗽，等我们躲避回来，

刚刚燃起来的柴火又熄灭了，只好用打火

机再次点燃，如此反复，年糕哪有不焦糊

的！烧糊的年糕，加了盐和味精，在萧瑟

的山风中，那吃的叫一个香——这是我们

组的情况，一开吃，竟惹来一大片羡慕的

目光，有几个同学干脆拿着饭碗直冲过

来。那些没有拣柴经验的同学，分不清哪

些是能烧的柴，哪些不能烧——柴火拣不

过来，面条当然烧不熟。更有趣的是，有

一个女同学，带来一瓶罐头，竟然不知道

如何开启。有人告诉她，用刀在罐头的铁

盖子上开一个十字形，就可以了。她举着

菜刀，结果连着罐头一起往石头上磕，可

想而知，瓶碎了，罐头全洒在岩石上了，幸

好人没事。时序虽是初夏，一点阳光被云

层一遮住，气温骤降，我们却照常在风里

兴高采烈地四处奔跑，边跑还边揩着鼻

涕，六十来人散开来，整个山野都是我们

的笑声！

那座石屋就像藏匿在大山深处的一

位隐士，墙角满是青苔，不时从树丛间传

来斑鸠的鸣叫，引得我们蠢蠢欲动。一座

破败的山寺，反而增加了神秘感，落叶开

始随风飞舞，寂静却一点一点凝聚起来，

尔后被鸟翅驮走了⋯⋯ 多年后，我还记得

这情景，写了一首诗：“寂静一点一点在聚

集/禅寺立在峰顶/像一位隐士//我步出

寺院/头顶的云朵/积聚着眩晕/露水、梵

钟/围着落叶打转//一些被山风吹散/一

些被两三对鸟翅驮走”（《山寺》）。一座山

野小寺，就这样子时时回到我的梦里，二

十多年了，它就像一部黑白老电影一样：

活生生的细节，欢闹的话语，栩栩如生

——这些被记忆所留存，被生活所简略的

细节，谁能够删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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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市书房到书画馆
■张秀玲

那年的梅尖山
■林新荣

怀念大草甸
■施正勋

RUI BAO

支边那些事儿

新岁茫然，

且低唱、情商谁诉？

东风舞、普天雪后，

春光满驻。

时代新歌中国梦，

丝绸旧友天涯路。

四十秋、改革谱宏图，

和平铸。

狮声吼，东方煦；

星河转，人迟暮。

看红旗漫卷、壮怀焉负？

易老人生三万步，

不衰心志无穷赋。

本命年、来日莫蹉跎，

无旁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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